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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柯故事的流变与烂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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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棋作为精神的游戏的艺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由凡俗走向人生的自由之境的途径。人类在有限中总是对 

无限与永恒有着一份渴望，这成了栏柯传说得以广泛流播的原因。而后世诗人、画家也不断地以观棋烂柯为题材， 

进行艺术加工，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烂柯艺术与烂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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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魏晋时期，围棋多了不少别称，如坐隐、忘忧、 

手谈等。其中还有一别称，即烂柯。它出自中国人家 

喻户晓的王质观棋烂柯的传说，这传说首见于南朝梁 

代任昉的《述异记》： 

信安郡石室山，晋时樵者王质，伐木入山，见二 

童子下棋，与质一物，如枣核，食之不觉饥，以所持 

斧置坐而观，局未终，童子指谓之曰： “汝斧烂柯矣！ ” 

质归故里，已及百岁，无复当时之人。 [1](276) 

与此同时，东晋陶渊明在《搜神后记》中也记载 

过一个“嵩高山大穴”的故事: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百姓岁时游观。晋初， 

尝有一人误坠穴中，同辈冀其傥不死，投食于穴中， 

坠者得之，为寻穴而行。计可十余日，忽然见明。又 

有草屋中有二人对坐围棋。局下有一杯白饮。坠者告 

以饥渴，棋者曰： “可饮此。 ”遂饮之。气力百倍。棋 

者曰： “汝欲停此否？”坠者不愿。棋者曰： “从此西 

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龙，但投身入井，自当出。若 

饿，取井中食物。 ”坠者如言，半年许乃出蜀中。归洛 

下，问张华。华曰： “此仙馆大夫。所饮者，玉浆也， 

所食者，龙穴石髓也。 ” [1](277) 

两个相似的故事，几乎出自同时，恐怕不是偶然 

的巧合。它应与两晋时的社会状况有关。魏晋之世， 

社会混乱动荡，不少人遁迹山林，求仙访道，一时间， 

仙乡奇境的志怪故事大为流行， 它成了世人不满现实， 

希望在现实外寻找一理想之境的心态的曲折反映。陶 

渊明自己便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毅然归隐， “久在樊笼 

里，复得返自然” 。他的《桃花源记》构建了一个人人 

怡然自乐的“桃源仙境” ， 也是人类身上一种根深蒂固 

的“乌托邦情结”的反映。 

仙人世界是个幸福快乐的世界， 在世人的想象中， 

围棋这一充满魅力的游戏，自然也就成了“仙家养性 

乐道之具” 。古人曾把围棋称作“橘中之乐” 。唐牛僧 

孺《玄怪录》记载： 

巴邛人家橘园，有大橘如三斗盎，剖开有二叟对 

弈。一叟曰： “橘中之乐， 不减商山。恨不能深根固蒂， 

为愚人摘下耳！ ” [1](269) 

《梨轩漫衍》中说： “围棋初非人间之事，其始出 

于巴邛之橘，周穆王之墓，继出于石室又见于商山， 

仙家养性乐道之具也。 ” [1](270) 

正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 ，围棋在给人提供充分 

的精神愉悦的同时，也就超越了凡俗的现实关系，营 

造出别一洞天，于是有了“烂柯”之类的传说。人一 

方面要依托于现实，另一方面又感到现实关系的种种 

束缚与桎梏，有着种种的痛苦和烦恼。围棋作为精神 

的游戏的艺术，便为人提供了一个由凡俗走向人生的 

自由之境的途径。 [2](347) 

烂柯故事产生后，得到广泛传播。一般认为，故 

事的发生地是在浙江衢州的烂柯山，它位于衢州城东 

南， 山虽不高 （最高峰中岩海拔 177米）， 但地貌不凡， 

拥有南北中空的石室（所以又名石室山），东西跨度 
40 米、宽 30 米，乃现知浙江最大的天生石桥（因又 

得名石桥山）。道书中又谓之青霞第八洞天。 道教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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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仙人安顿在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等名山胜景 

居住，烂柯山也就成了仙弈圣地。 

不过，某一胜迹一旦有名，各地都愿意请去安家 

落户。与中国其它许多著名传说一样，不少地方都有 

烂柯山或烂柯仙迹，如河南新安、山西泌县、广东高 

要、四川达县。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达州烂 

柯亭” ： “李宗谔云：烂柯亭在达州（四川达县）之西 

四里，古有樵者观仙弈棋不去，致斧柯烂于腰间，即 

此地也。 ” [1](345) 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过 

“桂阳仙弈坪” ： 

仙弈坪，在桂阳第二峰之斧柯山。枰中棋子隐起， 

黑白判然，有手掌痕迹，石如屏几者凡七八聚，旁有 

树甚怪，千百年物也，不知其名，但称仙树，旧有烂 

柯寺，今亡。 [1](361) 

烂柯故事本身，在传播的过程中，也生出不同版 

本。有的基本上沿袭了原始的烂柯故事，只不过人物 

身份或性别有改变。如清《江西通志》载： “五代周谢 

仙翁，登龙雾嶂采樵。偶于池侧见二女弈，从旁观之。 

女食桃遗核，因取食之，不饥。弈罢恍失二女所在。 

谢骇而归，不知若干年矣。 ” [1](322) 在这里，弈棋“童 

子”变成了女子。有的则故事的叙述的重心发生了改 

变。如清《凤阳府志》载： “郑信，洪武间采樵山中， 

遇二老对弈，信傍立久，遂受其教。明日复诣不复见。 

由是艺高天下。先自题其墓曰‘弈仙’ 。 ” [1](352) 这里， 

由原故事表现仙界围棋的魅力变成了主要叙述一个棋 

手因为“遇仙”而受其教，由此技艺大进，艺高天下， 

成为“弈仙” ，这令人想起唐代国手王积薪赴蜀道中遇 

妇姑的故事。 

有的则使叙事的重心发生漂移， 由 “人” 转向 “物” 。 

如清《畿辅通志》载： “白羊山在元氏县西北五十里， 

昔有童子牧羊，见二老弈棋，童子从旁观之。弈毕， 

二老不见，趋羊不动，尽化为石。至今宛然若白羊状， 

故名。 ” [1](364) 这里，着重讲的是“白羊山”的来历， 

类似于风物志了。 

还有的，则由观棋、精手谈演变为如何悟道、成 

仙。如明应阳《广舆记》载： 

盖山尝有牧儿徐氏，饭牛山椒遇二人弈。遗徐一 

棋子，叱命归，遂精手谈。往往与二人遇，得修炼诀。 

一日将仙去，埋棋于田中，植牛杖其侧，旋生枝 

叶。 ” [1](359) 

清张世南 《高盖山记》 所载： “徐木牧儿饭牛山椒， 

一日闻乐声出林梢，缘涯造观，至则有二人弈。拱立 

良久，遗徐一棋子，叱命归，归即精解手谈。 ” [1](396) 

显然是直接沿袭 《广舆记》。 但略去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即故事的主人公如何“得修炼诀”而成仙。至于“埋 

棋于田中，植牛杖其侧，旋生枝叶” ，则更是充满了一 

种浪漫想象了。人如何得道成仙成了这一故事的核心 

叙事要素。有的终于如愿以偿，有的则只能仍然回到 

他的所来之处。作为原型的烂柯故事如此，宋代张师 

正《括异志》也有一个“婺源山中道士对棋”的故事： 

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咸通来，有郑道士以绳缒下 

百余丈，旁有光，往视之，路穷水阻，隔岸有花木， 

二道士对棋。使一童子刺船而至，问： “欲渡否？”答 

曰： “当还。 ”童子回舟去，郑复攀绳而出。明日穴中 

筍 有石 塞其口，自是无复入者。 [1](317) 

对棋二道士显然已修炼成仙。 但郑道士在岸这边， 

没有“渡”过水去，也就决定了凡间的郑道士“无复 

入” ，与弈棋道士最终只能处在两个无法通约的世界 

中。 

在山西陵川棋子山附近，有一个苇水村，村中也 

流传着一个“观棋烂柯”的故事。说村中先有李姓人 

家，后来又有郎、牛二姓迁入。李家老祖中有一个叫 

李忏的人，有年秋天，去村东箕子山砍柴，他顺泉水 

走着走着，就有点迷糊了，不知不觉就躺在了玉皇庙 

下一块大石头上。朦胧中，他又觉得有两朵莲花托着 

他，在泉水中逆流而上，朝箕子洞漂去，两只彩色的 

蝴蝶，也随着莲花上下翩翩起舞。李忏随漂着的莲花 

到了箕子洞前，看到两位白须长者在洞中下棋，李忏 

就静静站在旁边观看。不一会儿，其中一位长者说： 

“时间太长了，别下了吧。 ”另一位说什么也不答应。 

于是两人吵了起来，最后把棋盘也掀翻了，棋子撒了 

一地，许多滚到了洞外（据说后来谋棋岭上满山遍野 

的黑白棋石就是两位白须老者的棋子变的）。 吵架的老 

者发现了李忏，说： “别看了，快回去吧。回去后如果 

家中没人认识你了，就到东边石门清风围来找我们。 ” 

李忏犹疑着去摸腰间用来砍柴的斧头，谁知斧把儿早 

已朽成了木渣子。李忏急忙回到村中，果然村中早无 

人认识他了，问人，人家说知道早些年村中李家曾有 

个李忏，但传说出去砍柴多年未归，可能是在外面老 

死或让虎狼吃了。李忏很伤心，只好去清风围找那两 

位老者。可谁知，李忏翻山越岭刚进清风围的庙门， 

正要回答庙中人的询问，却突然倒地死了。庙里人说 

这人绝非凡人，立即为他塑像，立在大殿中。再后来 

苇水村有人去清风围进香， 见到了李忏的扁担与塑像， 

才知李忏已是神仙。据说从此以后苇水村就有了一个 

风俗，每隔四年，村上就要派八个人（其中李姓四人， 

郎姓与牛姓各二人）去到清风围祭奠李忏，村人都称 

他为“李家老爹” 。这风俗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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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才被当作“四旧”破掉。 

李忏最终成了“神仙” 。从 “质归故里， 已及百岁， 

无复当时之人” ，到“塞其口，自是无复入者” ，到凡 

人终于得道成仙……在烂柯故事的这种演进过程中，， 

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以得 

道成仙为人生之大乐，棋成了中介。 

烂柯故事无论怎么演变，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叙事 

要素：凡人、入山、观仙人弈、食核不觉饥、人携去 

之物风化、归去不知年。只不过每个故事的人物，特 

别是充当仙人的角色，各自不同。有的为童子，有的 

为女子，有的为老者。在烂柯故事本身的传播中，便 

有童子弈棋演变成老者弈棋的趋势（具体时间已不可 

考，古代画家们画的《烂柯图》大多便是老者）。在中 

国尊老敬祖的传统中，老者往往是智慧的象征。围棋 

这一“智慧”的艺术，自然更适合由老人充当形象大 

使，弈棋童子也就很自然地被老者取代了。 

有意思的是，在以“烂柯”为代表的各种仙弈传 

说中，无论是童子、老人，还是女子，他们在现实社 

会中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世界的主宰者往往是 

成年的男性，当人对现实世界不满足，而要去寻求另 

一个世界，也许，自然而然的，另一类人便充当了那 

个美丽神话世界的主宰，所以仙人传说中的主人公多 

是老幼妇孺。老者代表智慧，童子代表纯真，女性则 

是美丽与生命的象征。庄子《逍遥游》描绘的仙人：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 

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飞气，御飞龙，而游乎 

四海之外。 ” [4](5) 正代表了这种美丽想象。而基督教中 

也有圣父、圣母、圣子三位一体之说，不知这是巧合 

还是有着内在的必然性，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比较文学 

的主题学研究的话题。 

如果说人类常常面临着已知和未知、 有限与无限、 

短暂与永恒的种种矛盾和困惑，在烂柯传说的仙人世 

界里，代表过去的老者和代表未来的童子，恰恰构成 

了一种时间的循环。其实，既然仙人世界一日等于世 

俗世界的百年，充当仙人的弈者是老者还是童子已显 

得不重要，因为神仙都是长生不老之人，神仙世界里 

的童子在世俗世界里也许早已是长寿老翁了。况且神 

仙都通晓返老还童之术，老子的“道”强调得“道” 

之人乃是复归于婴儿状态， “能婴儿乎？” ，婴儿代表 

了人生的本真（基督教中也有人若不变成孩童的样子 

便不能进天堂的说法）。而天地宇宙也是一个周而复 

始、循环往复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循环中，生命将实 

现不朽。人类在有限中总是对无限与永恒有着一份渴 

望，也许，这就是烂柯传说得以广泛流播的原因。 

二 

烂柯故事在各地广泛传播，中国文人也深为喜爱 

这一想象的故事，纷纷进行艺术加工，在诗歌、绘画 

等领域出现了一批以“烂柯”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我 

们姑且称之为“烂柯艺术” 。 

在绘画领域，以“烂柯”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宋 

代有郑思肖的《烂柯图》，明代张以宁的《烂柯山图》， 

徐渭的《王质烂柯图》，清丁光鹏的 《烂柯仙迹图》等。 

还有各种书籍中的插图、版画。其中最有名的是明代 

文人徐渭画的《烂柯图》。两个老人在那里下棋，童子 

在旁观，衬以泼墨山石、浓荫，形成一幅优雅写意的 

画面。画面左边还题了一首诗： 

闲看数著烂樵柯，涧草山花一刹那。 

百五年来棋一局，仙家岁月也无多。 

另外还有一段说明文字，说关于烂柯的故事，《水 

经注》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童子不是在下棋，而是 

在弹琴唱歌。徐渭说，这其实不需要去考证哪种说法 

更正宗。棋也罢，琴也罢，反正他们都给人带来许多 

的快乐，所以人才会觉得日子过得快。不然，在痛苦 

的时候，就是度日如年，一日长于百年了。 

在各种工艺品和实用器具中，也有许多以烂柯为 

题材的装饰画，如粉彩笔筒、各式各样的瓷瓶、花瓶， 

它们组成了丰富多彩的烂柯艺术，深入到寻常百姓的 

生活中。 

而以烂柯为题材的诗歌则更是层出无穷。最早有 

唐代诗人孟郊的《烂柯石》： 

仙界一日内，人间千岁穷。 

双棋未偏局，万物皆为空。 

樵客返归路，斧柯烂从风。 

唯余石桥在，独自凌丹虹。 

孟郊因为那首著名的《游子吟》，让他在中国拥有 

广泛的知名度。 当他四十六岁终于中进士， “春风得意 

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登科后的志满意得溢于言 

表。可惜这种时候并不多，中进士后也只做过很小的 

官，终究还是贫寒而死。人生的潦倒，世事的无常， 

也就构成了这首《烂柯石》的心理基础。 

“仙界一日内， 人间千载穷” ， 神仙世界与现实世 

界，首先在时间上构成一种对立。天上比人间舒服快 

乐，所以神仙的日子也就过得快，所谓“洞中才七日， 

世上已千年” ，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仙界与人间，正 

是在这种时间的不合拍中有了分别。两个神仙在那里 

下棋，一局未终，万物却已成空。当上山砍柴的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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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时，斧柄早已烂了。只剩得那座石桥，独自凌驾 

于飞霞虹彩中。这正所谓青山依旧，人事已非。 

快乐的时光永远是短暂的，人仙阻隔，全诗处处 

以神仙世界与现实世界对应，仙界围棋与世间万物， 

石桥与斧柯，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存在。 一种是永恒的， 

常在的，一种是易逝的，易朽的。宇宙永恒，人生短 

暂，这构成了人生的一份永远的“痛” 。全诗在表达对 

理想世界的向往时， 也对现实的无常有着深深的叹惋。 

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体味诗人孟郊的复杂心态，它也是 

中国文人心态的一种普遍反映。 

蔡中民在《围棋文化诗词选》中谈到《烂柯石》 

所写到“观棋烂柯”： 

在围棋文化史上， “观棋烂柯” 无疑是一个最引人 

遐想和最令人感喟的传说。它将围棋变幻无穷神秘莫 

测的特点和弈者殚精竭虑欲穷造化欲臻极境的特点， 

生动而又夸张地表现出来。自梁以降，这个美妙的传 

说不胫而走广为传播，令无数文人墨客为之陶醉，为 

之唏嘘动容。热爱围棋的将它看作是“醒世铭” ：芸芸 

众生误落尘网，唯有寄心于棋，方能祛除邪俗念，派 

遣烦恼，养怡性情，以得天年。反对围棋的则将它看 

作是“警世钟” ：既是委婉的劝戒讽谏，又是严厉的当 

头棒喝，那些沉迷不悟，乃至于弃学失业的人，唯有 

翻然醒悟，投局撤棋，才是唯一出路。而另一些人则 

又将它看作是人生如寄光阴似箭的又一个喻示。富有 

想象力的传说必然带来富有想象力的多样的解释，但 

不论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反映了一个富有高 

度智慧和高度创造力的民族，对自己杰出的创造物的 

美好而又复杂的感情。它象征着人类与自己的创造物 

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感情纠葛；象征着人们对黑 

暗的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虚无缥缈的理想世界的追 

求；象征着人们面对已知和未知、有限与无限、短暂 

与永恒这些古老命题的惶惑和深沉而又找不到答案的 

苦苦思索。 [3](26) 

《烂柯石》表现的正是这种有限与无限、短暂与 

永恒的矛盾。其后，不少诗人从各种不同角度写烂柯 

传说。如唐代刘言史的《玉京词》： “绝景寥寥日更迟， 

人间甲子不同时。 未知樵客终何得， 归后无家是看棋。 ” 

这是对樵客不砍樵只顾看棋却无所得，归后连家也没 

有了的一种讽劝。张以宁的《烂柯山图》： “人说仙家 

日月迟，仙家日月转堪悲。谁将百岁人间事，只换山 

中一局棋” 。 从世俗的角度说， 仙家岁月也有可悲之处。 

明智之人，自不肯将 “百岁人间事”换 “山中一局棋” ， 

体现了中国人身上根深蒂固的实用理性主义精神。中 

国人比较重功利、重实际，缺乏西方民族的浓厚的宗 

教精神，一般都对彼岸世界持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 

特别是如果要像基督教一样，以完全摒绝现世的享受 

来换取另一世界的救赎，这种吃亏在前的买卖，中国 

人一般是不肯做的。所以在基督教中，此岸世界与彼 

岸世界永远是对立的，而中国文化所构建的神仙世界 

则是现实世界的一种自然延续。道教以生为乐，以长 

寿为大乐，以长生不死为人生极乐，人之修炼的最终 

目的，便是得“道”成为长生不死之仙人。仙人在洞 

天福地过着快活的生活，喝酒下棋吟诗弹琴，与人不 

同的只是，他们可以不事劳作，且永远不死，永远享 

乐。这便构成了中国人（包括吟诗作画之文人）的神 

话想象。 

有的则将局上争战与人间是非联系起来。如南宋 

理学家朱熹的《游烂柯山》： “局上闲争战，人间任是 

非。空叫采樵客，柯烂不知归。 ”陈岩的《斧柯岭》： 

“偶尔观棋忽烂柯，岂知胜负是如何。归来笑问人间 

事，恰是人间胜负多。 ”其实，当超越了争战、胜负、 

是非，人生便可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在“观棋烂柯” 

中，便充满了种种的玄机，只看你能不能悟得。南宋 

诗人郑思肖《烂柯图》谓： 

日出樵柴日落归，几年黑白梦纷飞。 

看来直待斧柯烂，始悟老仙棋外机。 

对于中国文人来说，面对不如意的现实，他们永 

远在寻求着对现实的超越。唐代诗人曹唐有《小游仙 

诗九十八首》，其十八曰： “洞里烟霞无歇时，洞中天 

地足金芝。月明朗朗溪头树，白发老人相对棋。 ”北宋 

诗人赵湘的《游烂柯山》： 

仙人与王质，相会偶多时。 

落日千年事，空山一局棋。 

树高明月在，风动白云移。 

未得酬身计，闲来学采芝。 

元代的刘因有一首《清平乐·围棋》： 

棋声清美，盘礴青松底。门外行人遥指示，好个 

烂柯仙子。输赢都付欣然，兴阑依旧高眠。山鸟山花 

相伴，翁心不在棋边。 

明代顾禄也有一首《题王叔明所画〈松下弈棋 

图〉》：

两翁对弈盘礴坐其上，笑语自若终日无愁颜。饥 

来岂待事烟火，瑶草紫芝俱可餐。安得翁能事神异？ 

授以九转入炉丹。图中之景果然真有否？便欲御风一 

去何须还。 

大约，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如神仙一般的日子了， 

人与仙，正是在这一刻取得了沟通。仙人世界是个幸 

福快乐的世界，在世人的想象中，围棋这一充满魅力 

的游戏，自然也就成了“仙家养性乐道之具” 。围棋在 

给人提供充分的精神愉悦的同时，也就超越了凡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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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关系，营造出别一洞天，于是有了“烂柯”之类 

的传说。人一方面要依托于现实，另一方面又感到现 

实关系的种种束缚与桎梏，有着种种的痛苦和烦恼。 

围棋作为精神的游戏的艺术，便为人提供了一个由凡 

俗走向人生的自由之境的途径。黑白世界是一个虚拟 

的世界，又是一个可以供你自由挥洒的世界。 在这里， 

你可以体验到如神仙一般的快乐。而另一方面，在现 

实生活中，青山依旧，人事已非，宇宙永恒，人生短 

暂，又往往构成了人生的一份永远的“痛” 。于是，才 

有那么多文人墨客不断地涂抹吟咏烂柯故事，构成了 

一种独特的烂柯艺术与烂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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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ese Go History, the tale of Rotten Axe is very famous, which tells a peasant named Wang Zhi, who 
accidentally watched two people playing Go for a few hours and then found himself leapt through time to hundreds of 
years later. The tale expresses a strong desire of human limited life for infinity and eternity,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it 
has been spread widely. Based on this, poets and artists in later centuries created a special form of art in the name of 
Rotten A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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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ypes of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sort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into 
“single  function support organization” and “peer  support  social organizations”. Taking  the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 
“heart to heart”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studie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elements”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peer  support that  is  accumulated  from  the  peer 
support social organizations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ed from incubation of a new organization 
and  appropri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s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peer  support. 
Studies  suggest  to  develop peer  support  social  organizations  helps  to  construct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organic 
ecological circle, and it is a new way to improve the capabiliti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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